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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天姥茶炉天姥茶话续集 作者：石永彬 徐国铨

石谦在回建业之前夜，重重的

馈赠了秦济之许多金银财宝。得此

金银财宝，以平常人来说，是发了

笔大财，以秦济之来说，却只是一

件“茶宝”。他因茶、因草得金银财

宝，应当以金银财宝回报“茶草”。

在古越道旁“济之饭箩”与“天姥茶

炉”的房舍中给来往行人治病，必

要时也给予救济。他很谦恭，知道

天姥山一带是他的先师姒广福，姒

芙蓉兄妹的出生地，而先师的故乡

就是神仙之乡。自己应当步先师后

尘，虔心做一个“救命使者”。他抱

着做学徒的谦逊，走访这里的村庄

与山峰。开始时语言有点障碍，尽

管此地村民同属华夏民族的子民，

但却是夏禹后代越人或山越人的

原住地。虽然年代已久，总免不了

还有踪迹留下，特别是对“茶”的说

法，尤有多种多样的差异，有称

“茶”为“茶草”的。秦济之发现，这

里的村落，村村都有一个叫“茶郎

中”，简称为“郎中”的人。这“郎中”

二字，原来是春秋战国时一种官员

的称呼，他内任王室的侍卫官，外

任指挥作战的武官，相当于将军的

职位，秩（年薪）比三百石（米），折

算成现金，年有薪金十九万九千

元。在天姥山一带以郎中作为茶草

治病医生的称谓，还一直传承至

今，时有应用。郎中们对“茶草”的

品种、性能、栽培知识、制作方法、

饮用方式很是精通，秦济之深感佩

服，于是益发谦逊起来。古人云：

“谦受益”，谦逊的结果，是他也渐

渐变成了个名副其实的“茶郎中”，

可是他还不敢班门弄斧，大操大

弄，只在自己的“天姥茶炉”平房内

用石块和泥土垒起个简便的茶炉，

向来往行人无偿供给茶汤或草茶

汤，万一碰上个生病的，就当仁不

让，伸出援手。古越道旁，有时人来

人往倒也热闹，有时却人迹罕至，

只能与鸟雀作伴。秦济之写了几句

话贴在墙上表述心迹。话说：“白云

恬淡锁山湾，草伴山溪岸。壮汉有

劲高吭喊，厮追攀；清泉鱼虾对群

山，山鸡啾鸠烦，又来文人墨客游

山。”以茶论道，他已经深知其功

能，简而言之，为十八个字：“解

脂”、“生津”、“护齿”、“醒脑”、“提

神”、“排毒”、“利尿”、“强心”、“消

炎”。光阴如箭，他来天姥山近三年

之久时，采集到的可与茶叶配伍治

病的“花草”已有数十余种。分别有

“秋蒿解痧”、“紫苏退热”、“菩提安

神”、“桐叶止泻”、“腥草消炎”“蔷

薇行气”、“苧楂消食”、“茉莉活

血”、“野橙滋补”、“黄栀压惊”、“山

檬开胃”、“山楂健脾”、“山玫去

秽”、“香草舒筋”、“水槿益肝”、“苦

丁清脉”、“野莓通气”、“朗机降

火”、“野菊润肤”、“桂花美容”、“金

盏杀毒”等等。依照不同的配方，可

以调治肠胃炎、气管炎、冠心病、高

血压等等疑难杂症，真是一言难

尽。秦济之在天姥山住的时间越

长，对茶草的了解越深，懂的越多，

因而越佩服这一带的“郎中”们。他

把从石谦那里得到的馈赠，不断用

在村落中遇到困难的人群身上。因

此天姥山一带的百姓也把他当成

了自己人，经常送茶叶与他，也经

常上他的天姥茶炉来品茗饮茶。

说起秦济之的天姥茶炉，是效

法天姥百姓家中的茶炉而来的。只

以几块石头，码起个圆形的炉，中

间可以生火，再在房子的横梁上悬

挂下来一条金瓜藤编织的绳子，在

绳子的下梢拴着乾坤竹节，并在竹

节上凿有椭圆形洞眼，将长长的树

钩穿入洞眼做成了上下随意固定

又可上下随意松动的杠杆挂钩，在

钩上挂上把鸡嘴陶壶，对准炉中火

苗，即可烧水煮茶，冬天还可取暖，

如果愿意，花样尽量可作翻新，供

来客受用。终究客人有多少？只能

说很多很多，也不便一一赘述，只

有其中的数人最特别，常被茶人们

提起。西晋将亡之时，曾有三个人从

建业来过天姥山。秦济之有一习惯，

不穷究他人来历，只听来客的自我

介绍。其中有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

他面目清癯，三绺长髯，大眼洁齿，

文质彬彬，一副长者仪表。他自称是

泰山之东的琅琊人。只因北人多处

反叛，天下大乱，才从临沂移居建

业，说是姓王名导，方得在江南过起

太平日子；另一个身躯敦实，两目闪

烁有光，腰佩三尺龙泉宝剑，一脸虬

髯，一看便知是个武夫，自称姓王名

敦，说与王导乃是从兄从弟，也是落

难之人，流浪汉子；再一个却是气度

非凡的美男子，面红齿白，明眸红

唇，嘴上无须，身材颀长，四肢匀称，

说是河内（河南）温县人，与二王乃

是莫逆交，故随同渡江来到建业，秣

陵，也姓王名睿。这三人均是中原人

士，平日嗜酒，醉时神志昏昏，醒时

身倦体乏。听人言传江南会稽剡东，

有山名天姥，山上名茶品种繁多，茶

草满山，可治百病。更设有天姥茶

炉，村村有郎中，故而不远千里，特

来寻访。见先生房上有匾，故来动

问。秦济之听得三位客人是来寻访

天姥茶炉的，急忙摆出谦逊的礼数，

把他们让进茶炉房内，依次在三块

油光滑石块上，作为席次敬请坐定，

再用四副陶制茶具（杯）席地放妥，

随手抓起鸡嘴壶，把壶中已煮好的

茶汤倒入茶具，当达到八分满时，秦

济之用双手，做成兰花样端起茶具，

三位客人也依样画葫芦地端起茶

来。齐发一声喊：“请！”便“吱”的一

声，一齐品起茶来。品过三口，又

“啪”的一声用右手拍了右膝盖，一

致称赞这天姥茶色香味俱佳。又是

王导先开口，他吟道：“天姥有绿茗，

沿溪明泉饮，旦夕怀高洁，滞虑慰吾

诚。”紧接着便引经据典起来：“茶之

品种有多种，听人传言西晋大臣张

华著有《博物志》一书，书中有言，谈

及茶饮，说道‘饮真茶令人少眠，故

茶另称不夜侯，美其功也’。故诗人

胡峤的《胡峤飞龙涧饮茶诗》中有名

言‘破睡须不夜侯’之句，未知天姥

山这神仙之地，可有名叫不夜侯的

茶吗？”秦济之从外貌上观之，显得

憨实忠厚，言语不多，实际上他聪明

得很，对天姥茶已很有研究，已集中

了天姥山众多茶郎中的智慧。他

听懂了王导的 话 中 话 ， 问 的 是

“不夜侯”可有，其实是言外有

音，就抿嘴笑笑说：“鄙人孤陋寡

闻，不知有否名叫‘不夜侯’的

茶，但知天姥茶有提神醒脑的功

用，有益于人的神志。大概天姥

茶就是‘不夜侯’，‘不夜侯’就是

天姥茶，那么三位刚才喝的就是

‘不夜侯’矣！”秦济之这一番议

论，三位客人听 得哈哈大笑起

来。名叫王导的客人故意又问

道：“酒与茶二者，谁更使你喜

欢？”秦济之又明白了王导的来

意，又抿嘴笑笑说：“酒，少饮活

血，多饮伤人；茶，少饮提神，茶

多饮也提神。故而我喜欢饮茶故

而在此做了个茶炉，请来往行人

饮茶。”三位茶客听了秦济之的

“茶酒比较论”，对秦济之肃然起

敬于心。这下子那个叫王睿的开

口了，他说：“先生言之有理，使吾

茅塞顿开，不知先生有何金玉良

言教我？”秦济之这时认真起来，

对王睿恳切地说：“我观你三人，

如心中怀有大志，当有大事在身，

恳请三位戒酒饮茶，以免误了国

家大事！”此话一出，三位客人不

由得大吃一惊，惊的是其身份与

心事竟会让秦济之猜了个八九不

离十，但又不好说白，只得找个话

题来说。王导开口说：“如先生所

说，这里的天姥茶，有几多品种？”

秦济之答道：“天姥茶若要分其品

种，粗略可依春、夏、秋、冬四季来

分。春有清明前‘茶芽’、也叫‘明

前茶’，除此之外还有‘（谷）雨前

茶’、‘雨后茶’，统称‘春茶’，不过

其档次大相径庭，不可等同言之；

‘叶茶’即是夏茶，‘老茶’就是秋

茶，‘末茶’胶成块状者即冬茶；

春、夏、秋、冬茶各有妙用不同，春

茶多用于饮，夏茶多用于辅，秋冬

多用于医。”这一席话又把建业客

人说得一头雾水，如懂非懂。还是

那个叫王睿的美男子戒酒心切，

他是为国事而来，就直言问道：

“吾欲戒酒，何茶为佳？请先生教

我。”秦济之不假思索，如早已成

竹在胸，一言答道：“当数‘春芽’

与‘花草茶’。”王睿也不假思索也

如早有成竹在胸，说：“烦劳先生，

赐吾‘春芽’与‘花草茶’各十斤，

当以重金相谢，先生这里可有？”

秦济之如有为难，顿了顿说：“‘春

芽’一般是各家采集收藏，随时饮

用，不如粮食与菜果，送街市换

钱，我这里也不多，一时要拿出

一、二十斤，难以应付，君子若能

容我十天半月的期限，我一定为

君办到。”王睿有些着急地说：“十

天半月，吾等怎能在此久居，若先

生能帮吾送到建业，吾愿在建业

恭候先生的大驾。”一边说一边从

招文袋中拿出十余块银锭，摊在

茶炉旁，又郑重其事地说：“有劳

先生操办，这里有少许银锭，聊充

费用，等先生到建业时，自当重

谢。”秦济之觉得这俊俏美男子十

分豪爽，也就豪爽地收起银子说：

“受人之托，成人之事，茶叶一定

送到建业，请君子放心。只是到了

建业，不知君子所居之地，如何是

好？”那王睿又笑笑说：“我弟兄三

人都在琅琊王府当差，我是司

马。”指指王导接着说：“这先生是

司文，”又指指王敦说：“他雄赳赳

的，是司武。”秦济之高兴地说：

“我记下了司马、司文、司武三位

大人。”三人忙异口同声说：“哪里

哪里，只是小差使而己，哪里是什

么大人。”那个很少说话的王敦，

说得高兴起来，对王睿、王导说：

“两位大人，时光不早，鸦雀归巢，

小人已将鞍马备好，请二位大人

上马。”王睿与王导也高兴起来，

高声喊道：“带马！”说罢，三人上

马而去。秦济之只对着古越道上

的尘土拱手相送。只听得一阵得

得马蹄声，三位建业客人渐行渐

远。有道是：“下马饮茶茗，问君何

所事。君言不知意，归卧天姥陲。

但去莫复问，晚霞无尽时。”

不到半月时光，秦济之果然

信守千金诺言，在天姥山麓收集

到上好春芽与花草茶各十余斤，

装入背囊中，把天姥茶炉中的事

托付与别的郎中，背上春芽和花

草茶，上路往建业而去。江南真是

好地方，沿途风景美似画，但只

见：“溪边小径筏横渡，门前野花

艳如玉。群山截断红尘路，金鸟起

落无处寻。江山不老形依旧，桃李

花落春已无。人生百年古来稀，杯

有茶汤神仙途。”在途晓行夜宿，

逢水下船登筏，遇车即乘，无车即

行，只不过十多个晨昏，终于到了

建业，进了高大城门，正待要动问

路人，打听琅琊王的府邸。只见从

秣陵方向过来一支人马，不作鼓

乐，也不摇旗排衙，只是静悄悄地

行走过来。领头者骑在一匹高头

大马上，面目清癯，三绺长髯飘然

胸前。身后簇拥着数百员文人武

士，跨马的跨马，步行的步行，一

个个显得精神气爽，风姿奕奕。有

年少而面如冠玉的儒生；有峨冠

博带，目不斜视的文人雅士；也有

须发皆白掀髯微笑的耆老；有正

当壮年，挥斥方遒的贤士。听街上

行人议论，这些骑着各式骏骥的

都是来自江北的望族俊杰，一律

是来投奔琅琊王的，不日定有壮

举。惟有一位俊俏美青年，坐在四

名健男扛抬的肩舆上，常向路旁

平民百姓绽开笑容，拱手示善。这

场面使秦济之为之一震。他想：那

坐在肩舆上的俊俏美男子，不正

是大司马王睿吗？那骑在高头大

马上面目清癯的长者，不正是大

司文王导吗？原来他俩是统领一

方的大官哩！秦济之想着想着，便

举起背囊冲过人群来到王导的坐

骑前，大声喊道：“司文、司马两位

大人，天姥山郎中秦济之如约来

到，十斤春芽，十斤花草茶已经办

到，特来建业呈送。”话毕，他正要

跪倒尘埃，行施大礼的当儿，被他

称作司文、司马的两位大人，早已

下马下舆，三脚两步来到他的面

前，一人一侧两手扶住秦济之的

臂膀，不让他下跪行礼，口儿里同

声说道：“先生真乃正人君子也！

如期为我等送到天姥佳茗，正好

又赶上吾等赴劳劳山茶饮大会，

就请先生也一同前去参加。”就叫

军士牵过一匹黑马，扶秦济之骑

上。随着大队人马一直往劳劳山

进发。原来这司马大人王睿不是

泛泛之辈，而是西晋皇家嫡脉琅

琊王。他不是姓王名睿，而是复姓

司马名睿。被朝廷授予安东将军

都督扬州军事，设镇建业。此时西

晋已亡，司马睿被众臣僚推拥，已

在建业登基，已是东晋元帝，保得

江南半壁偏安江山，中原氏族南

下渡江投效东晋，元帝司马睿一

体予以善待，共得一百零六名才

人，司马睿皆辟为椽属（官员），号

为百六椽。封王导为丞相，任王敦

为领军帅，驻节扬州。又因建业城

南临沧观在劳劳山上，就临沧观

筑房子七间，号为新亭。今日元帝

司马睿与丞相王导率百六椽去新

亭设宴共饮。意在效仿三国吴主

孙皓以茶代酒故事。《三国·吴志》

有载：“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

（约七杯）为限。伟曜（酒量小）饮

酒不过一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

以当酒。”意为国难当头，国事维

艰，戒酒限酒，以茶代酒。司马睿

与王导正在盼望秦济之把天姥

茶早日送到，正一日盼一日，不

见到来。正当要去劳劳山新亭与

百六椽共品佳茗的要紧关头。这

秦济之好如平空而降，把天姥茶

送到他们的面前，高兴得拉了秦

济之往劳劳山而去。正行间队伍

前头忽然扬起歌声：“绿杨金松

新亭路，樽酒杯茶青山暮。赤兔

前行乌骓随，低头观花抬头鸪。

一步一步近了也么哥！一步一步

近了也么哥！”在歌声的尾音中，

百六椽先后到达新亭，在画栋雕

梁、红漆栏杆的华丽亭榭内，早

已排好了十数桌 便宴。大概是

爬山有了人困马乏，腹中空空之

感。众人根据宴席的座号，不多

时均对号入座。只听得王导捧酒

杯站立中央开言道：“风飘飘，雨

潇潇，今日新亭聚英豪。国难伤

怀抱，扑簌簌泪点抛。同仇杜康

共志豪，茶炉饮茗忠心表。请！”

话完就下坐饮宴，只听得杯盘碰

撞之声，缺少言语交谈之音。待

等酒不足饭将饱时，已到日近黄

昏之时。在新亭外围按照秦济之

教授之法，由军士们搭架起十数

座天姥茶炉。少时点起火来，火

焰朵朵红光璀璨，上挂鸡嘴陶壶

烹起天姥春芽。随着壶水从沸到

腾，茶香散发，清香阵阵扑鼻。少

时幽香若兰，令人垂涎欲滴。炉边

客围坐石块，洒茶入杯，顺口啜

饮，百六椽齐赞不绝。大都称春芽

为珍品，不仅爽口，其味透贯窦

腔，令人精神振奋，人说酒浊茶

清，丝毫不差。贤臣可以出良智，

武将可以增谋略，诗人儒家可以

激诗兴出灵性。劳劳山上百六椽

聚会以后，元帝与王丞相留秦济

之在建业住了一个多月，让他将

建业的风景名胜，城墙街道，寺庙

道观，江河湖泊都游历个遍，才辞

归天姥山去。

元帝司马睿、丞相王导、镇东

大将军王敦三人中，司马睿与王

敦二人，本都嗜酒如命，酒醉了往

往误事。多亏王导一再加以劝阻。

西晋末年，作为琅琊王的司马睿，

也曾听劝戒酒不止一次，就是不

能持久，戒了又嗜酒，嗜了又戒

酒。一日司马睿又在饮酒，王导又

走到他的身旁规劝道：“国之将

亡，危如卵石相碰。别人可以嗜

酒，惟有您琅琊王不可，如再不纳

忠言，吾王导只有隐入深山修道

去也！”王导之言犹如警雷轰鸣，

震动得司马睿嚯的站了起来，随

手举酒壶酒杯高过头顶，狠命甩

向青石板地上，跌破成百没粉碎。

立即双膝跪地，斩钉截铁般对天

盟誓道：“司马睿谨尊师命，谦以

接士，俭以足用，清静立朝，抚缓

更新，以酒为敌，以茶为友，则是

创大业之根本。若有违反，愿受天

罚，皇天可鉴！”这就是琅琊王、王

导、王敦走访天姥茶炉的起因，这

也是司马睿继西晋之后，在建业

开启东晋皇朝，引百六椽上劳劳

山新亭举行茶典的来由。

秦济之在建业逗留日久，心

中顾念天姥茶炉，择日去向东晋

元帝辞行。元帝又赠以银锭，约他

改日再来。秦济之回天姥后，过了

半年之久，已是入冬时节。秦济之

又在天姥茶炉迎接了一位特殊的

茶客。此客须发蓬松，衣冠不整，

面有污垢。自称姓郭名璞，家居河

东，素长经学，好古文奇字，通阴

阳八卦，曾拜鬼谷子为师，得师传

《青囊中书》九卷，经百年修炼，已

成地仙，闻听天姥山系西王母行

宫，故特来讨杯仙茶喝喝，可使自

己长些神功。秦济之听他说得有

些玄乎，也不与他纠正，反正他已

积有银锭，平日也常助困扶贫，周

济过往难民，何妨给郭璞喝几杯

茶，便取来茶碗一只往石桌上一

放，顺手拎来鸡头壶，注茶汤于

碗，恭恭敬敬地用双手轻轻放于

敦璞的面前，请他品尝。这郭璞原

来是品茶的行家里手，端碗浅吸

一口，含在口里，停着尝了一尝，

接着便呼噜噜连啜数口，一口气

说出十数声“好茶！”又迷蒙着双

目，再慢条斯理地喝起茶来。这

时，在茶炉的周边坐着三位当地

的郎中先生，故意挑逗着郭璞说：

“先生既说是地仙，神通广大，何

不先施点神通让吾等开开眼界。”

谁料这郭璞听罢，睁大两眼，放出

两道光芒，高声喊道：“来！与俺取

菜刀过来！”其中一个郎中听了，

以为郭璞在故弄玄虚，也不征得

秦济之许可，径入厨房，便于灶上

取过一把菜刀，递与郭璞，高声呼

喝起来：“菜刀在此，快快拿去！”

郭璞果真抢过菜刀，凌空挥舞一

阵又把菜刀衔在口中，往上吐出，

用手握住刀锋，厉声高叫起来：

“只有菜刀，无有砧板，如何做

菜？”又是同一个郎中，飞快冲入

厨房，高举着砧板出来说：“砧板

在此，请地仙做菜！”又是同一个

郭璞，挽起袖子，露出胳膊，嘶声

尖叫，接过砧板，往桌上平平放

好，再解开衣襟，敞开前胸，露出

肮脏肌肤，伸出左手大指、食指与

中指，伸进自己的口中，拉出自己

的舌头，一个劲地往外拉，这舌头竟

有一尺余长。他又用菜刀贴住舌根，

吱啦吱啦用力地切割起来，只见血

水直向前喷射，只听得嗤的一声，把

嘴里的舌头全根拉断。郭璞把左手

高高举起，那舌头还在伸缩抽搐。

郭璞又把舌头放在砧板上切成一

条条细肉丝，然后一条一条送进嘴

里，将舌头吃下去。

（待续）


